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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较有代表性的镜铭研究成果如下，杨爱国：《汉镜铭文的史料学价值》 ，《中原文物》 １９９６ 年第 １ 期；钱志熙：
《两汉镜铭文本整理及文学分析》 ，《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曾甘霖：《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中国古镜

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２００９；胡珊珊：《唐镜铭文文学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２０１３。
②　 刘勰：《文心雕龙·铭箴》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第 ２１－２２ 页。

中国古代镜铭的多重属性与嬗变历程
庞 明 启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重庆 ４０００３１）

【摘 　 　 要】 铭虽是独立的文体，但镜铭却兼有赞辞、箴言、诗词等多种属性。 其中，赞辞与

诗词属性多体现在镜背铸刻铭文上，箴言属性多体现在案头读物铭文上。 铸刻镜铭是镜背

纹饰的组成部分，主要赞美镜子的质量、功能、品格，祝愿照镜人升官、发财、长寿、成仙、人丁

兴旺等，书写女性使用者的美貌、华贵、闺怨等，或者附加生产经营者的信息。 其在汉魏六朝

时期拼凑痕迹明显，缺乏辞采技巧，基本属于民间形态；在唐代则以六朝诗赋为范本，呈现出

文人形态，并在宋代之后随着镜背纹饰的简化而渐趋没落。 案头镜铭是文人镜铭摆脱镜背

束缚和赞辞属性后的产物，有托物警示、劝诫、载德、言志的作用，从帝王鉴戒、臣民颂德的政

治话语走向了斋室物品组铭行列的修身话语。 清代金石学、考古学兴盛，学者们钟情于收

藏、研究汉唐古镜，案头镜铭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模仿铸刻镜铭，不再是清一色的箴言。
与此同时，镜铭也渐渐从泛化的镜意象中脱离出来，变成具体的诗歌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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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镜是古人的日用之物，也是中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的青铜器之一，其背后的纹饰

与铭文一直都是相关研究的重点。 目前，铜镜铭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释读、与社会

生活的关系、与纹饰的关系、与民谣或诗词的关系等方面；关注的时段集中在汉、唐两朝，
尤其是汉朝，因为此时的铭文数量最为丰富，出土的铭文镜也最多。 有不少研究者都指

出，铜镜作为一种商品，其铭文带有普遍而显著的商业性质，特别是在一些直白夸赞铜镜

质量的汉代镜铭与直接标明铜镜生产经销商的宋代镜铭上。 而对于文学性较高的唐代

及其后的镜铭，研究者们大多将其视为诗词作品。 也有研究者指出，在赞美镜照功能的

铭文中，引申出了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① 由此具有了刘勰所定义的铭箴文体的特征：
“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 “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
“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②实际上，赞辞、箴言、诗词三者都是历

代镜铭兼有的性质，不应该割裂地看待。 镜铭的文体特征是比较驳杂的，既有民谣、谶

语、诗词、辞赋一类的韵语，又有招牌、商标、简记一类的非韵语，还有其他不成文的字词

短语，其中最有文学研究价值的是第一类。 同时还应当看到，当下的研究成果虽然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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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观，却少有学者对历代镜铭的特点和发展进行通观性研究，并将实物铸刻镜铭与案头

读物镜铭结合起来讨论，也不大关注除铜镜之外的其他镜种（如玻璃镜、眼镜、望远镜、显

微镜）的铭文以及与镜密切联系的其他事物（如镜砚、镜斋、镜囊）的铭文。 要想全面考察

镜铭的艺术特性与演变过程，就应该扩大视野，将以上因素纳入思考范围。

一、社会经济发展与铜镜铸刻铭文的演变

铜镜既是日用品、工艺品，也具有可用于交换的属性，这是对其进行研究的认知前

提。 其照鉴功能体现在镜面上，镜面越平整、光滑、洁白越好，不能含有任何杂质，也不适

宜做任何雕饰（线刻镜除外） 。 为了保证坚固耐用，铜镜的材质、铸造和打磨水平都是要

考虑的因素。 而其艺术审美功能体现在铜镜的造型和镜背的雕饰上，能反映当时的社会

审美风尚。 古代铜镜有官造、私造之分，一方面供奉宫廷日用，一方面在市场流通。 到了

唐代，还成为地方的入贡品和朝廷的赏赐品。 无论哪种用途，都有实用的性质和交换的

意味。 只不过交换的形式不同，针对不同的使用群体，质量和艺术高低有所差别。 在目

前能见到的铜镜中，镜背铭文的主要内容有对镜子质量、功能、品格等的赞美，升官、发

财、长寿、成仙、人丁兴旺等的祝愿，离思、闺怨、美人等的书写，以及生产经营者的信息。
这些内容早在两汉时代就已出现，只不过其时语言通俗直白，大多缺乏辞采和技巧；到了

唐代变得华丽、婉转、生动，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宋代之后又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退化，多数

变为简单的商铺信息，甚至无文的素镜；明清多了一些包括祝福中举之类的四字吉语。
同时，宋代及以后出现了少量的诗词镜铭，内容除了咏镜、相思、美人外，还拓展到其他题

材领域，文学性不亚于唐代镜铭。
且看明代杨慎在《丹铅总录》卷八《古镜铭》一文中选录的几首汉代镜铭：

“汉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铅锡清如明。 左龙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顺阴阳。”东坡

曰：“清如明，如者，而也，若《左传》 ‘星陨如雨’之例。”又一面云：“上方作鉴真大巧，
上有仙人不知老。 渴饮玉泉饥食枣，寿如金石佳且好。”又颍民顿氏一镜铭曰：“凤凰

双琼瑶，装阴阳，合为配，日月常相对。”又六花水浮鉴铭曰：“上方作鉴宜侯王，左龙

右虎掌四旁。 朱雀玄武和阴阳，子孙具备属中央。 长保二亲乐富昌。”又十二辰鉴铭

曰：“名言之始自有纪，炼冶铜锡去其滓。 辟除不祥宜吉永，长保二亲利孙子。 辟如 

众乐典祀，寿比金方西王母。” 又一镜铭曰：“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宜官

秩，保子母。”又一镜铭曰：“尚方作镜中外服，多保国家人民息。 九州共享升平福，风

雨时节五榖熟。 长保二亲子孙力，传及后世乐无极。”①

前三首讲的都是镜的质量与图案寓意，尽管其中掺杂了成仙、长寿的祝愿，但主题较为集

中。 第一首说材质为出自丹阳（今安徽宣城） 的善铜，同时用铅、锡加以调配，故镜面清

明；而镜背刻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四方神，能够尊尚和顺应日月、五星、三光和阴阳

二气。 第二首先赞此镜极为精巧，出自国家的造器机构“上方（尚方） ” ，上面刻有长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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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饮泉食枣的仙人。 第三首描写镜背的龙凤图案能够配合阴阳、日月。 后四首的主题

比较多样，有的是几句一个主题，有的是一句一个主题，将对镜的赞美和各种没有关联的

祝福语进行随机组合。 其实，无论主题集中与否，也不论是三言、四言、七言或杂言，汉代

镜铭中都有大量句式和含义相似或相同语句拼凑的痕迹，而且往往都是以赞镜之语开

始，后面颇为随意地排列几句押韵吉语。 这些句子都是约定俗成或者专门制作的套话，
再根据镜背图案、空间大小进行句子长短和字数多少的安排和剪裁。

林素清的《两汉镜铭汇编》以铭文字数多寡为序，从少到多进行汇编，两字单句的有

“富贵” “三公” “千金” “大吉” “宜官” “高官” “长生” 等，三字单句的有“至三公” “宜子

孙”等，四字单句的有“家常富贵” （或贵富） 、“位（或主）至三（或王）公” “宜秩高官” （或

位宜高官、君宜高官、君位公卿） 、“长宜子孙” （或宜子保孙、大吉宜子、长生宜子）等，七

字单句的有“见日之光天下明” “三羊作镜自有纪”等。 随着字数、句数、句式的增加，语

句和语意交叉、重叠的现象越来越多。 汉镜中还有一些表示相思离别的铭文，文学水平

较高，被研究者们视为反映两汉战争频繁、兵役沉重的现实，并从中看出夫妇分别时以镜

相赠的现象。 这类铭文主题大多较为集中，但不同作品之间的模式化程度、重合度依然

很高，如“君行卒，予志悲。 久不见，侍前希（稀） ” ；“昔同起，予志悲。 道路远，侍前希” ；
“秋风起，予志悲。 久不见，侍前俙（稀） ”①之类较多。 当然也有少数非模式化的作品，但

毕竟不是主流。
铜镜是用模具浇铸而成的，是一个批量化生产的过程，所以铭文和雕饰重复的现象

并不难理解。 一般来说，为了提升生产效率和降低设计成本，不同模具的差异性也不宜

太大，这也许就是不同镜铭重合度较高的原因。 古代的铸镜模具为沙土抟合而成，称为

镜范。 清代蒋光煦引张叔未之说曰：
此汉尚方镜之母，嘉庆壬戌秦中人携至都下，赠安邑宋芝山学博葆湻，余偕赵润

甫孝廉观于其寓，质系白沙土，下阙处盖镕冶时所以进铜也。 案，镕造之物皆有模

范，今所传古泉范，盖用此以合土，再用土以冶泉，名曰泉母，实是泉祖。 此土合实镜

所从出，真镜之母也。 独是搏土聚沙，势难坚久，千百年历劫不坏，能与金石同寿，是

又足珍矣。②

　 　 毫无疑问，镜背的图文都要先在沙土镜范上雕刻好，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用到一些事

先准备好的图文手册，或者干脆参考其他镜背，不可能临时构思。 或者说刻工已经记住

了一些固定的图案和句子，按照惯例进行符合押韵要求、空间布局和消费心理的组合。
而有的时候，因为工匠水平不高或一时失误，导致铭文押韵混乱及缺字、漏字、多字。 铜

镜的使用非常普遍，消费量很大。 为了提高产量，只能按照相对统一的标准而牺牲其个

性化的一面，这就使得产品同质化，甚至错误和低劣的图文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同质化。
王士伦认为：“工匠刻铸镜铭，词句多从当时流行的镜铭中选用、拼凑，抄刻的时候，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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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校正；也有因事先未经周密计算，抄刻时，最后因地位不够，往往全文未刻完即行结

束。”①清代的李佐贤在《题枕经堂汉尚方镜铭跋》中就曾提到过这种现象：
余所见汉尚方镜铭有四句半者，云：“尚方作镜真大好，中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

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放四海，寿如金石”下缺三字。 又有五句半者，前四句同上，末作

“寿如金石之天保，大利” ，多“大利”二字。 又有两句半者，前两句同上，末云“渴饮

玉泉”缺“饥食枣”三字。 他如丹阳镜则“汉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 镜” ，
多一“镜”字，黄帝镜则“黄帝治镜大毋伤”云云，共五句，末多一“兮”字，如是者不可

枚举。 皆因当时制作不精，回环书铭，铭未完而无余地则减其字，铭已完而有余地则

增其字。 宫子行大令之说良然，又曾见吕尧仙中丞得一汉洗铭曰“大吉昌宜人” ，
“人”字乃“侯”字上半，应是“宜侯王”之文未完者，亦此类也。②

到了东汉，官办和民办的铜镜生产经营并行，除了“尚方作镜” ，还出现了“ 青盖作

镜” “三羊作镜” “许氏作镜” “李氏作镜” “蔡氏作镜” 等，但镜铭的其他部分和组合方式

并没有太大变化。 镜铭的种种问题并不影响使用，修改或者重新构思反而会影响批量生

产的进度。 在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时代，面向全民的日用商品，一般来说只要经济实用，
外加一定的修饰和装点，就能拥有大量的消费者。

单从铸刻铭文的数量而言，汉代居首，唐代次之，宋及以后又次之。 汉隋之间的魏晋

南北朝期间，政局动荡，经济受到摧残，铜镜量少而质次，铭文因袭两汉，乏善可陈。 之所

以会有这种差异，和社会思想变迁所带来的铜镜审美变化有关。 隋唐之前的铜镜基本都

是圆形，镜背图文呈现出多层的圈状，形似古代的天文图，外层和内层的内容、风格都不

一样，有法天象地的意思，体现了汉代盛行的神仙和谶纬信仰。 其外层多为三角状、锯齿

状、水波状或其他较为规则整齐的几何纹路，象征天地相交的地平线上的地形地貌。 内

层为主要的雕绘区域，多为龙、凤等神兽，西王母、东王公等神仙及其车马，或者更为抽象

的人、兽、云霓线条，都是神话中天界的场景。 《宣和博古图》 “鉴”部“总说”曰：
今所藏特汉唐之器，然其规模大抵皆法远古，是以圜者规天，方者法地，六出所以

象诸物，八方所以定其位，左右上下则有四灵、二辰，具一岁之数则载之以十有二月；
周其天者有二十八宿，拱其位者有三神八位。 或象玉女之起舞，或肖五岳之真形。
凡九天之上，九地之下，所主治者莫不咸在，则其取象未尝不有法。③

这里讲的主要是汉镜。 汉代的神兽镜、神人镜、博局镜、星云镜，或几种元素混合的铜镜

都是这种类型的，内容相当庄严肃穆，遵从较为严格的天文地理观念，少有世俗气息。 唐

镜中神兽神仙的形象也不少，但多了活泼的人间风味。
汉镜铭往往刻在内外层之间，少数位于里面或中心，但基本都是圈状排列的。 相比

大面积的图案而言，文字明显处于从属地位，可以视为图案的一部分。 西汉时期，镜背图

案多为线状纹理。 到了东汉，浮雕才多起来，内容更加复杂和具象。 而文字本来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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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线状纹理，只是随着铸造工艺水平和消费者文化需求的提高，其文学性、丰富性随之提

高，但是其从属地位没有变化。 后来，浮雕越来越精美繁琐，人们的神仙信仰却逐渐淡

薄，圈层结构开始减少，并在盛唐中唐时期一度消失不见。 此时，作为圈层结构一部分的

文字就显得无处安放，更因为其较为原初的纹理性质而变得不合时宜。
唐代铜镜作为朝廷的贡品和皇帝的赏赐品，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实用层面，具有了轻

奢品的性质，所以精美无比。 镜背各种山水、人物、神兽、花卉、亭台、楼阁雕饰争奇斗艳。
相对而言，铭文更为次要，甚至可有可无，于是开始大大减少；然而其准确性和文学性却

得到了极大提高，而且多用整齐华美的四言、五言诗，与精美的雕饰相匹配。 如曰“美哉

圆鉴，览物称奇。 雕镌合矩，镕铣应规。 仙人累莹，玉女时窥。 姮娥是埒，服御敦宜”①，
除了第一、二句外，其余全是对偶，赞美了铜镜外形的浑圆、雕刻的工整、镜面的光莹，仿

佛是仙界宝器，可以比肩满月，比汉代所谓“尚方作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要雅致得

多。 又如“即知愁里日，不宽别时要（腰） 。 唯有相思苦，不共体俱消”②，反复言说相思使

人消瘦的愁苦，表面没有提到镜；但如果不经常照镜，又如何能觉察到自己一点点地消瘦

下去？ 如此的委婉深曲，即便放在闺怨诗中亦不遑多让。 可见，唐代镜铭的作者更可能

是具有较高文学才能的读书人。 姜革文先生指出：“商品传播诗歌的另外一个有力的证

据是，《全唐诗补编》收了十首镜铭，这些镜铭就是刻在镜子后面的诗歌。 镜铭的内容多

种多样，可以想见，当时卖镜子的人，是很花了一番心思研究买镜子的人喜欢什么……对

于商人而言，这些铭刻主要是促销的手段；对于诗歌而言，镜子确实是非常好的传播载

体。”③镜铭促进了诗歌的传播，诗歌促进了镜子的销售，诗歌与赞辞的融合实现了诗人与

商人的相互成就。
宋代崇尚实用和理性，对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镜背图文不甚在意。 到了南宋，大量

的素背镜就出现了。 宋代经济高度繁荣，不仅铜镜需求量大，钱币的发行量也大。 为了

保证制钱原料的充足，也为了避免民间造假，颁布了禁铜令，所以铜镜不仅含铜量下降，
而且体薄质轻，雕饰和铭文都大幅减少。 又由于宋代实行官营而民办的铜镜生产销售方

式，各种商铺的信息包括店名、地址、质量保证等简单信息便出现在了镜背上。 如曰“杭

州钟家清（青）铜照子，今在越州清道桥下岸，向西开张”之类，④和店铺招牌已经很接近

了。 同时，铜镜也不再是法相天地的用品，未必一定要做成圆形。 于是出现了钟形、鼎

形、楼形等各种形状，以更为减省、粗犷的方式满足消费者审美和猎奇的需求，弥补了镜

背无文之不足。 明清两代在此基础上加了一些简明的四字吉语，如“寿山福海” “长命富

贵” “五子登科”之类，⑤作为简单的装饰。 唐代风格的镜铭没有消失，还有偶尔出现的诗

词铭文镜；但它们已不再是统一的圈层结构，甚而变成印刷的竖排结构，有的还刻有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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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使得镜背成为纸张的一种变体，增加了镜子形态的新颖度。 这种铜镜可能并不是

作为商品制作的，因而数量有限。 随着西方商品和科技的传入，更加便宜实用的玻璃镜

大量流入清代市场，铜镜及其铭文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二、箴诫观念下案头镜铭的创作及其新变

从汉魏六朝到宋元明清，铸刻镜铭的数量和比重不断递减；与此同时，一种由文人创

作的、作为案头文学的镜铭却渐趋繁盛。 这类镜铭在赞美铜镜外观和功能的同时，还会

借助镜的品格讲道理，从而达到规箴和劝诫目的。 其实，在铸刻镜铭中已经出现了箴诫

的因素，如吴昌硕论汉许氏四神镜铭：“镜铭四十三字，曰‘许氏作竟（镜）自有记，青龙白

虎居左右。 圣人周公鲁孔子，作吏高迁车生耳。 郡举孝廉州博士，少不努力老乃悔。
吉。’汉人铭词多作颂美，此镜独作勉戒语，为难得也。”①又有汉镜铭曰：“如皎光而耀美，
挟佳都而无间。 悚欢（疑为观）察而性宁，志存神而不迁。 得并观而不弃，精昭析（晰）而

伴君。”②此铭是赋体，文辞精致，对仗工整，应当是东汉晚期文人所作，其文学性和思想

性远胜一般汉铭。 铭文一开始写镜的光耀令人珍惜，行不离身；再写镜之品格宁静专注，
善于观察，忠于职守；最后写镜子与人不离不弃，是明辨是非的伴侣。 一方面夸耀铜镜品

质的可贵，一方面也在告诫人们要学习这种品质。 在唐镜铭中，这种箴诫意识更为明显，
如曰“貌有正否，心有善淫。 既以鉴貌，亦以鉴心”③，不仅使用了秦宫宝镜能够照人肺

腑、识别忠奸的典故，还与唐太宗著名的铜镜、人镜、史镜之说有相似之处。 有的则直接

说“明齐满月，光类圆珠。 铭镌几杖，字刻盘盂。 并存藏诫，匪为欢娱” ，视镜铭为铭诫的

一种，将其提升到道德教化的高度。 不过从“匪为欢娱”之语也能看出，镜铭也有为了欢

娱而存在的价值，并不是一味严肃的教化文体。 所以，尽管唐代铸刻镜铭较之以前有了

更多的箴铭因素，但多数作品还是一种铺锦列绣的咏镜绮语。 镜铭成为真正的箴铭，必

须要脱离镜的实物，走向案头。
有人将实物镜铭最早的署名权归于周武王。 《六韬》 记载周武王曾刻铭于机、鉴、盥

盘、楹等器物上，“鉴之铭曰：见尔前，虑尔后”④，又有《镜铭》曰：“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

自照，知吉凶。”⑤但这种说法很难得到证实。 后来文献记载有明确作者的唐前镜铭就不

一定刻写在实物镜上，很有可能只是案头的创作。 它们比同时期的实物镜铭要书面化得

多。 如此，便开启了后世案头镜铭的先河。 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三六记载汉代李尤

镜铭曰：“铸铜为鉴，整饰容颜。 修尔法服，正尔衣冠。”表面上只提及镜子的基本功能，但

“整” “修” “正”之语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道德修养的层面。 西晋傅玄镜铭曰“徒鉴于镜，
止于见形，鉴人可以见情” ，就明确引申到了更高的说理层次。 这些铭文与唐太宗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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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说”是一脉相承的，符合刘勰对箴铭的定义。 后来梁简文帝萧纲也作有《镜铭》一首，曰

“金精玉英，冰辉沼清。 髙堂悬影，仁寿摛声。 云开月见，水净珠明” ，通篇用各种光彩夺

目的意象形容镜子的宝贵、光辉、明澈，和唐代的四言镜铭如“练形神冶，莹质良工。 如珠

出匣，似月停空。 当眉写翠，对脸傅红。 绮窗绣幌，俱含影中”①风格相似，读不出规箴的

意思，反而可以作为隋唐铸刻镜铭的先声。 陈朝江总也有四言的《方镜铭》 ，对铜镜材质、
镜面、镜背都进行了赞美，风格与萧纲是相似的。

汉代铜镜铸刻铭文大行其道，案头镜铭没有多少创作的必要；唐代铜镜图案华美无

比，占据了镜背的更多空间，铭文虽美，领地却日见其少。 于是内涵深刻、不依实物的咏

镜诗赋大量涌现，镜也成为唐诗中随处可见的常用意象之一。 唐人对镜的寓意有一种特

殊的崇尚，这种风气是唐太宗引领的。 唐太宗不仅有评价魏的“三镜说” ，还作有史论《金

镜述》 ，并奖赏大臣金背镜。 当时大臣们纷纷以镜喻为箴、为书、为赋，掀起一股崇镜的潮

流。 之后唐玄宗举办生日庆典千秋节，大臣献镜、君王赐镜、君臣咏镜酬唱，同时又有张

九龄上《千秋金镜录》 、王维上《帝皇龟镜图》 ，科举考试中也出现不少镜赋。 这些作品大

力发扬以镜喻人、喻史、喻政、喻美德的传统，将镜的箴诫作用与帝王统治结合起来。 其

中真正以镜为名的箴诫是宰相姚崇的《执镜诫》 ：“握在帝心，则宇宙融朗；悬诸铨目，则

翘楚瞻仰。 且明不匿瑕，君子是嘉；不疲屡照，君子是效。 嗟尔在职，为代作则，刑不可

滥，政不可贼。 凡今之人，鲜务为德。 纷纶谄媚，汨没忠直。 当须如镜之明，断可以平；如

镜之洁，断可以决。”②将帝王引领风气、铨选人才、判断是非、赏善罚恶的权柄与德行比

为大公无私、尽职尽责之镜。
真正有意识、成规模的案头镜铭创作，还要等到宋代。 宋代尚理崇实，铜镜质地和图

案质量都大幅降低，作为装饰作用的铭文更加没有用武之地，于是进一步脱离实物，走向

案头。 程俱、王十朋、王迈、陈著、释慧方、释道璨等人皆有镜铭，含有自警、自省、自嘲与

了悟自性等意味。 王十朋《镜铭》 曰：“是惟王子之镜，勿病乎面目可憎，而取乎衣冠可

正。”③看似提醒世人将照镜的重点放在正衣冠上，实则以照镜之见可憎面目来自嘲老迈。
王迈《镜铭》曰：“胸中正，眸子了然，则其览汝也，貌悦神闲；胸中不正，眸子眊焉，则其览

汝也，颜如渥丹。 是则汝为吾之畏友，岂但正吾之衣冠。”④将镜子视为能够洞悉内心的畏

友，提醒自己一定要做正气内充、神采外发的君子。 释道璨铭曰：“明不察，净不滓，物以

万来，我以一视。 以我为隐乎？ 吾无隐乎尔。”⑤明净的镜子不去刻意辨察也不会蒙尘，以

一应万，视而未视，隐而无隐。 以上皆为杂言镜铭。 四言镜铭如释道璨石镜之铭：“谓石

即镜，光从何来？ 谓石非镜，本来无埃。 惟石与镜，于无自性。 无自性中，外明内莹。 云

磨雨洗，藓驳苔封。 顾镜者谁，问取太空。”⑥意思与前作差不多，只不过又加入了石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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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属性。 陈著《镜铭》曰“奁则涵清，揭则用明。 匪形之观，以观我生”①，认为镜子无论

在匣出匣都是清明的，照镜不为观看外形，而是为了观看人生的志向与追求。 宋代案头

镜铭已经摆脱了唐代帝王鉴戒和臣民颂德的政治气息，走向了日常性的借物说理的文人

箴铭行列。 无论杂言齐言，都是押韵的。 即便是杂言，也由长短不同的对偶句组合而成，
类似于赋的片段，其内部结构错落有致。 这与唐代杂言铸刻镜铭一脉相承，而与汉代杂

言铸刻镜铭有很大区别。 究其原因，前者是文人化的，后者则是民间形态的。 唐代铸刻

镜铭精工富丽，摆脱了民间形态，是典型的文人作品。 宋代案头镜铭是文人镜铭摆脱镜

背束缚和赞辞属性之后的产物，变成了一种托物、载德、言志的韵文。 这种韵文的文体属

性亦诗亦赋，没有一定之规。
元代案头镜铭存世较少，作者有耶律铸、黄玠等人。 耶律铸是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耶

律楚材之子，数次出任宰相。 其《镜铭》是一篇歌功颂德的作品，延续了唐代金镜诗文的

传统，曰“应物无私不言，善应黑白自证。 妍媸自定，肝胆可呈，衣冠可正。 亮圣人之存

诚，其用心也如镜”②，将圣人之心比作应物无私、内外无隐的镜。 所谓“圣人” 其实就是

皇帝，如镜之心就是皇帝的统治术，由此警诫臣民不要有所欺瞒。 黄玠《镜铭》曰：“心之

明或蔽之，镜之昏或翳之，去尔蔽发尔翳，有辉光照万世。”③似在就磨镜而说理———镜面

锈蚀就会昏暗，打磨就会明亮———以之喻心，类似一首佛偈。 此铭为六言，前两句押平

声，后两句押仄声，在句式和韵律上都有所创新。
明代案头镜铭作者明显增多，有王袆、顾璘、何景明、李濂、唐顺之、童佩、吕坤、陶汝

鼐、邢大道等人。 作品形式也进一步多样化，出现了组诗的形态和运散入骈的句法，并普

遍采用了第一、二人称的对话体，使镜具有鲜明的人格特征，较之以往的镜铭更加灵活、
生动，具备了更多的文学色彩。 在立意上，多数作品都围绕鉴貌与鉴心的辩证关系，得出

应重心而轻貌的结论。 王袆《器物铭》 在序中对铭这种文体和其功用进行了历史追溯，
曰：“古之君子，于凡御服之物，日用所接者，皆著铭焉，名其器而因之以自警，则进德修业

之功无乎弗在矣。 《大学》所载汤之盘铭，《大戴记》及《金匮阴符》所载武王器械诸铭是

也。 余因窃取古义，即凡器物各为之铭，非敢贻于博雅之君子，并庶几动作之间，私致其

警焉尔，合之得五十首。”认为古代君子触处皆铭，随时自警，在点滴之间积累“进德修业

之功” ，古书中周武王的铭文就是有力的见证。 其十一《镜铭》 曰“貌之妍丑，尔则辨其

外；心之淑慝，尔曷鉴其内” ，④用对话的口吻，质问镜子为什么只能辨貌不能鉴心，其实

是在扪心自问。 何景明的《镜铭》同样用了第二人称“尔” ，并以鉴心为要。 李濂《镜铭》
其一同时用了第一、二人称“予” “汝” ，曰“嗟乎学不加进，而貌日衰矣。 鉴汝歔欷，畴知

予悲？”没有人知道貌衰背后的学问不进之悲，作者只好对镜唏嘘，如对人诉。 其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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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拭之则镜，尘之则铜。 人有灵宫，恶可容杂秽而溷其中乎？”①灵宫即灵府，也就是心，需

要拂拭，使之不染尘秽，才能光明如镜，否则便晦暗如铜。 两篇铭文在齐言与对偶的基础

上加入了语气词、提问词，形成了骈散结合的流动性。 李濂罢官后家居四十年，“益肆力

于学，遂以古文名于时”②，两篇铭文当作于此时，是自我激励之语。 童珮的《镜铭》 更近

于有韵散文，曰“貌之衰，惟尔则知。 内德之不修，安事外为？”③认为外在容貌不重要，关

键在于修养内德。 吕坤《镜铭》五首堪称明代镜铭的典范之作，曰：
魅魑逃形，灵真御府。 照我肝膈，千秋万古。 （其一）
尔空尔明，尔公尔诚。 予弗尔同，予媿尔容。 （其二）
寂而常照，照而常寂。 鉴己鉴人，凝然默识。 （其三）
镜黄面黄，镜白面白。 惟汝青铜，还我本色。 （其四）
子识予面，不照予心。 予心如子，何生何死。 （其五）④

其一使用了古代镜子照妖怪、照腑脏的典故，其风格与之前的铸刻镜铭比较相似。 其二

赞美镜子空、明、公、诚，表示自惭形秽。 其三将照镜看作获得内外寂静的方法，因为镜子

无论人我皆能凝神默识。 其四表示青铜镜面可以照人本色，不会像其他黄白镜面，给人

染上不实的色彩。 其五表示自己表里皆如明镜，不畏生死。 这几首镜铭将镜刻画为一个

得道高人的形象，而“我” 就像一个虔诚的学徒，在照镜中学到了很多修身养性的道理。
这些道理的归结点就在“本色”二字，人要还原内心静默凝一的本色，不为外在的容貌、生

死所动。 吕坤一生刚正廉洁，自号“抱独居士” ，与镜照精神深相契合。
清代镜铭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首先，作者和作品数量都超过了前代。 李世熊、万寿祺、黎景义、贺裳、屈大均、蔡衍

鎤、汪绂、魏元枢、钱大昕、洪亮吉、陈文述、方濬颐等人都加入了这个行列。 个别作者对

镜铭的重视程度也很高。 魏元枢有文集名曰《与我周旋集》 ，看似典出《世说新语·品

藻》殷浩所言“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一句，实则直接取自文集收录的《古镜铭》 ：“天质

稳秀贞且圆，终身我与我周旋。”⑤将镜子的圆形巧妙地与自我周旋的典故联系起来，不仅

表达了自足与自信的心理，还潜在含有对自我认识、自我修养的要求。
其次，从镜照功能引申出更多的道理和讲道理的方式。 这使得铭文写作不再局限于

元代以来的貌心对比与第一、二人称的模式。 如黎景义《镜铭》六首曰：
圆沼不风月不云兮，炯炯双瞳。 传厥神兮，内熙丹宫。 本绝尘兮，尚养明空。 与

日新号，（下缺） 。 （其一）
我形其蒙，匪汝孰庸？ 我性其懵，匪学孰从？ （其二）
砺尔荧荧，翳尔冥冥，曷敢不惺惺？ （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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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者应也，镜者称也，镜者证也，镜者映也，镜者警也。 虚足以给物，故曰应；衷

足以肖物，故曰称；明足以验物，故曰证；光足以及物，故曰映；灵足以悟物，故曰警。
（其四）

镜者正也，镜者定也，镜者净也，镜者井也，镜者炳也。 无以烛幽则弗炳，无以理

纷则弗井，无以清垢则弗净，无以驭动则弗定，无以化偏则弗正。 （其五）
呜呼古人亦有言，以铜为之可正冠衣，以古为之可鉴兴衰，以人为之可知是非。

人乎古乎？ 吾拜昌言曰俞。 （其六）①

其一将镜比为没有风的圆池、没有云的圆月、炯炯有神的双瞳，传神、光耀、绝尘、空明。
其二说自己的形体和心性是蒙蔽和懵懂的状态，没有镜子就无所用、无所从。 其三说镜

子磨砺则明、蒙翳则暗，应当保持警醒。 其四、其五指出镜的十种品质和功用，即虚而能

映、衷而能称、明而能证、光而能映、灵而能警、正以化偏、定以驭动、净以清垢、井以理纷、
炳以烛幽。 其六以唐太宗之铜镜、史镜、人镜作结，表示要遵守古训。 六首铭文对镜子的

美德进行全面归纳，认为它是道德的最高象征和楷模。 当然也有人从反面立意，发现镜

子照人内外皆有不足。 如李世熊《古镜铭》曰：“尔阅人多矣，曈云岩电，何妍不辨。 今也

不然，一人之身，朝晳而暮黡。 或易贾弼之故头，或换陶谷之鬼眼。 皮不可相，况洞其胆？
知尔炤之既疲，什妖魑于见晛。”认为古镜阅人无数，目光如电，应该能够辨别美丑。 但如

今之人，朝三暮四，动辄改头换面，而且表里不一，让古镜疲于应对。 照貌已难，遑论照

胆；照人已疲，如何照妖？ 作者表面指责古镜不能适应当代变化，实则是在嘲讽世风日

下、人心不古。
再次，对镜的种类有所区分。 除了《镜铭》这类一般题目外，还有《古镜铭》 《方镜铭》

《香奁镜铭》 《破镜铭》 《漆镜铭》 《漏光镜铭》等，并进一步扩展到镜砚、眼镜、望远镜、镜

囊等与镜有关的新鲜事物。 明代邢大道就曾作《方镜铭》 ，言其“方不易圆”②；清初万寿

祺同题之作言其“畏彼方刚”③，均未对方镜的外形给予更多描述。 之后屈大均则专在此

处做文章，其《方镜铭》曰：“人镜皆圆，圆为天规。 我镜独方，方为地矩。 人亦有言，圣人

圆之，以天自处。 贤人方之，以地自圉。 吾希贤者也，镜之方，盖于地有取也。 《易》曰方

其义也，吾其惟义是与也。”④圆与方的象征义不同：一象天，以比圣人；一象地，以比贤

人。 作者以贤人、地坤自居，并对《周易》 坤卦“ ‘直’ 其正也，‘方’ 其义也。 君子敬以直

内，义以方外”⑤深表赞同。 他还作有《破镜铭》曰：“日宜方中，月贵几望。 镜亦水精，光

能自养。 一半含阴，照人无象。 金质久销，土花日长。 孰使蟾蜍，蚀之泉壤。 方寸鸿蒙，
分而为两。 魄已磨砻，神犹惝怳。 君子盈虚，以此为尚。”⑥通过一面精美绝伦的古镜被埋

没、被腐蚀以至于分裂的遭遇，告诉人们盈虚圆缺无常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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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镜相关事物的铭文，最早为镜砚铭。 镜砚为外观形状、背面纹饰和正面光滑度仿

照铜镜制作而成的砚台，可能始于唐代。 宋代黄庭坚就作有《任从简镜砚铭》 ，清代乾隆

皇帝、陈梓、袁枚、吴骞皆作有镜砚铭，其中乾隆皇帝就有三首。 这些作品多将镜与砚的

外形、功用相结合，多数作品只有形象而无理致。 即便说理也只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
如乾隆皇帝《御制仿唐菱镜砚铭》 “惕殷鉴以自照，谁曰摛文是宝”①之类，箴诫作用较弱。

清代眼镜逐渐流行，视力不好的读书人大为受用，纷纷作铭。 这些作品除了感谢眼

镜提高视力外，还对以遮为明的矛盾现象进行辩证思考。 孙原湘《眼镜铭》曰“目若掩，光

始敛，恃尔明者蔽于远”②，吴骞《叆叇铭》 曰“既障我目，复延我视。 以蔽为明，乃目之

耻”③，吴肃公《张两水眼镜铭》曰“谓障也而以益明，谓假也而以代真。 物性其性，是为两

水之明镜”④。 虽然都承认眼镜的作用，却对它遮蔽眼目的事实提出了种种道德质疑。
遮蔽与揭示的道理，在镜囊与眼镜盒的铭文中也有所反映。 徐旭旦《镜囊铭》曰“浮

云蔽天，天不之顾。 浮云去天，天亦如故。 来去之间，豁达大度”⑤，囊袋的遮藏不影响镜

子的明朗，后者也不以之介怀。 张文虎《眼镜匚佥铭》曰“含章有光，用行舍藏”⑥，眼镜含有

文采光芒，自己决定用舍行藏。 清代还有镜斋铭、镜烟堂铭之类，都借镜的品格进行生发

联想。
最后，与铸刻镜铭尤其是唐镜铭有更为紧密的结合，甚至对其进行仿写。 这与当时

收藏、研究古镜及其铭文的潮流有关。 贺裳《香奁镜铭》曰：“壁月乍满，清冰欲澜。 晚泓

秋水，晓印春山。”⑦此铭与唐镜铭的风格极为相似，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洪亮吉有《三益

斋铭》 ，分别为自己珍藏的三件汉代文物作铭，其中《汉漆镜铭》曰“虹飞知晴，墨润识晦。
觇天月日，视镜向背。 文周郭，古意在鼻。 星仍晕绿，字尚流漆”⑧，用工整的四字对仗

描写镜的灵验、古老和精美，与唐镜铭一脉相承。 更有人模仿唐代的回文镜铭，如王汝璧

所作《镜背回文柏梁体诗十二韵》 ，虽然只是文字游戏，但说明清代案头镜铭已经突破了

铭箴的写作，有意学习早期铸刻镜铭，体现出以古求新的倾向。 清代的很多金石学、文字

学、古文选编与总编，以及别集中的考古、序跋、散记篇什等，收录了大量的古镜铭。 这些

镜铭的发现、整理与研究，对案头镜铭的写作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三、诗词与镜铭的交叠及其局限性

汉魏六朝镜铭拼凑痕迹和模式化明显，语意直接简单，虽多是韵语，却谈不上多少诗

歌的艺术价值。 唐代及其后的四言、六言、杂言铸刻镜铭作品，更像是六朝咏物小赋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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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而非诗歌。 此一时期的五言、七言与词体铸刻镜铭，则体现出鲜明的诗歌艺术追求，
接近甚至达到了普遍意义上文人诗词的艺术水准。 这些作品大多为闺情题材，在咏镜的

基础上描写女子美貌，抒发相思别离之情，并寓有一定的贞节观念，艳而不淫，华而有实。
也有个别铸刻镜铭立意并不在镜上，使得铜镜成为与纸张一样记录和传播诗词的媒介。

唐代铸刻镜铭对六朝咏镜诗的承袭仿拟十分明显。 如梁简文帝萧纲《和湘东王三韵

二首》之《冬晓》诗曰：“冬朝日照梁，含怨下前床。 帷褰竹叶带，镜转菱花光。 会时无人

见，何用早红妆。”庾信《镜诗》的前四句“玉匣聊开镜，轻灰暂拭尘。 光如一片水，影照两

边人。”唐代铸刻镜铭对萧诗无一字更易，庾诗首句或有易“镜”为“盖”者。 其他如“乍别

情难忍，久离悲恨深。 故留明竟（镜）子，持照守贞心” ；又如“凤从台里出，龙就匣中生。
光发菱自动，不夜月恒明” ，其幽怨、整丽风格与萧、庾之诗十分相似。 也有不带宫体诗特

征的如：“独有幽栖地，山亭暗女萝。 涧清长低篠，池开半卷荷。 野花朝暝落，盘根岁月

多。 停杯无赏慰，峡鸟自经过。”此诗纯粹写一处清幽的山涧景色，充满隐逸野趣，没有提

到镜，也没有提到照镜的思妇；其实它描写的是镜背雕刻的山水图景，使人如临其境。 这

种咏镜的方式比较曲折隐晦，如果没有雕刻的搭配，很难看出与镜的联系。 还有无论直

接间接都难以看出镜子因素的镜铭，如：“心意将魂魄，俱并逐书来。 德时莫付火，人命即

成灰。”①此铭颇难理解，或许是采用隐语方式所作的占卜预言，像是对一位曾经作威作

福、如今遭到放逐权臣的谴责和嘲笑。 此外，《全唐诗》还收录了一则《高丽镜文》 ，内容

全是令人费解的谶言隐语，与镜本身没什么联系。
再看宋代的铸刻镜铭。 止水阁藏有一枚南宋葵花镜，其铭文是一首完整的《青玉案》

词，曰：
晓妆特地须来照，宿粉残红半含笑。 绿发堆云梳得峭。 眉儿重画，鬓儿重补，澹

注樱桃小。 　 　 冠儿戴上端正好，斜插江梅斗春早。 待学青铜坚心了。 朝朝日日，
面儿相看，那得相思恼。②

上阕写女子晨起照镜，看到自己即便是残妆也娇媚可人，含笑观赏；补妆时一丝不苟，动

作十分娴熟。 下阕写妆扮完毕，正戴冠、斜插梅，她就像抢在群芳之前盛开的早春梅花，
无人可与之争芳斗艳；她如此美丽，对镜自赏即可自足；心上人不回来也罢，要学习镜子

的坚强之心，抛开那恼人的相思愁苦。 此词写得生动活泼，由照镜到学镜，有镜相伴相

对，就有自己的如花美貌；有镜的铜身坚心和真实映照，相思就变得像浮云一般无关紧要

了。 围绕镜的意象，虽然也是从貌到心的惯常思路，却能用活泼的笔调写出新意，不仅一

般的镜铭无可比拟，就是在宋词中也属于上乘之作。
北京文物研究所藏南宋菱花镜，其铭文为《满江红》词：

雪共梅花，念动是，经年离拆。 重会面，玉肌贞态，一般标格。 谁道无情应也妒，
暗香埋没教谁识。 却随风，偷入傍妆台，萦帘额。 　 　 惊醉眼，朱成碧。 随冷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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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白。 叹朱弦冻折，高山音息。 怅关望河无驿使，剡溪兴尽成陈迹。 见似枝，而喜对

杨花，须相忆。①

此词咏梅，写梅花无人赏识的美丽和黯然神伤的凋落，叹息世态炎凉、怀才不遇。 除了妆

台的意象稍稍涉及镜子，其他部分与镜毫无关系。 对于这类作品，镜子无非是一个器物

的载体而已，铭与物之间已经脱节了。
与此相反的是，铸刻镜铭中的套语却被运用到案头诗歌中，比如明清两代的櫽括与

集句镜铭的作品。 明代杨慎《櫽括刘缓、李巨仁及古镜铭语》曰：
君家宝镜何年世？ 土花苔叶新开翳。 茱萸匣掩鹧鸪斑，珊瑚台挂蟾蜍疐。 台是

轩辕镜姓温，背后铭文宜子孙。 海气空蒙若圆 ，勾阑匼匝似城门。 雄凤雌凰本自

双，左龙右虎顺阴阳。 绣户无波菱自动，纱窗不夜月恒光。 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

泉饥食枣。 嫦娥休上广寒宫，偓佺同住蓬莱岛。②

櫽括体是一种对他人诗文内容进行剪裁、改写、重组的诗词题材。 此诗櫽括了南朝梁刘

缓的《照镜赋》 “欲开奁而更饰，乃当窗而取镜。 台本王官氏姓温，背后铭文宜子孙，四面

回风若流水，勾栏匼匝似城闉”③诸语，隋李巨仁的《赋得镜诗》 “凤从台上出，龙就匣中

生。 无波菱自动，不夜月恒明” ，以及汉镜铭中“左龙右虎辟不羊（祥） ，朱鸟玄武顺阴

阳”④，“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⑤等语。 全诗主要描写一枚古镜镜背的仙境

图案，没有特别深意，可以认为是一篇炫耀学识和文采的游戏之作。 其中所引刘缓《照镜

赋》 “背后铭文宜子孙”一句就包含了“长宜子孙”的汉魏镜铭，可见镜铭很早就进入了文

人的视野，成为他们创作诗文的语料。 杨慎博学多才、著述宏富，其所著《丹铅录》收录有

一些汉代镜铭，此诗当与之有关。
清代冯云鹏作有《祝厘辞·集汉镜铭》八章，曰：

多贺君家受大福，风雨时节五谷孰。 五谷孰，四夷服，长乐无极天下复。 （其一）
多贺国家民人息，官位尊颢蒙禄食。 蒙禄食，宜官秩，子孙备具孝且力。 （其二）
圣人周公鲁孔子，桼言之始自有纪。 自有纪，日有憙，作吏高迁车生耳。 （其三）
郡举孝廉州博士，延年益寿去恶事。 去恶事，成快意，长乐万世宜酒食。 （其四）
君宜长官宜高官，位至三公居必安。 居必安，毋忧患。 竽瑟侍兮中心驩。 （ 自

注：患，叶平，驩即懽。） （其五）
左龙右虎辟不羊，朱爵元武顺阴阳。 顺阴阳，大富昌，巧工刻之成文章。 （自注：

羊即祥，爵同雀。） （其六）
长保二亲世世昌，八子九孙治中央。 治中央，掌亖彭，寿如金石之侯王。 （自注：

亖彭即四旁） （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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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如 金 石 佳 且 好， 上 有 仙 人 不 知 老。 不 知 老， 采 芝 草， 渴 饮 玉 泉 饥 食 枣。
（其八）①

这组诗歌出自冯云鹏诗集《扫红亭吟稿》卷一“拟古乐府、拟新乐府” ，可见他将镜铭当作

乐府诗看待。 祝厘辞是祝祷、祈福所用文辞。 此处是作者所模拟的古诗体，内容皆为吉

祥语。 集句是选取古诗词中的原句进行重组以成篇的创作方法，与汉镜铭将流行的吉语

套话按照押韵、主题等规则进行拼接组合的方法非常相似。 组诗分别祝贺国富民强、高

官厚禄、子孝孙贤、延年益寿、金榜题名、吉祥如意、得道成仙等，这也是汉镜铭中反复出

现的主题。 作者采取其中最为常见的七言、三言句式，运用反复手法，显得节奏更为回旋

跌宕。 冯云鹏是一位金石学家，著有《金石索》 ，对包括铜镜在内的各类古器物及其铭文

进行解读、考索，或许这组镜铭集句诗就是考古的副产品。
在历代铸刻镜铭中，就比例而言，唐镜铭的诗歌化程度是最高的；然而与唐代一般的

咏镜诗相比，多数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还是要差一些。 这些作品一味讲求语言的整

齐、辞藻的华美，形式较为呆板，缺少灵动性，在修辞、字词、语法、构思上也比较模式化，
几乎每首作品的意象及色彩都是月、日、光、花、影、水、玉、龙、凤、金、彩、明等，形状则为

圆、方、菱，容易让人产生审美疲劳。 其中有不少作品仅止步于形象和辞藻的堆叠，几乎

没有思想性；即便有一些关乎忠贞、成仙、辟邪、福寿、相思的感情，也只停留在模式化的

浅表层次，基本达不到托物言志的高度。 到了宋代，虽然有如前引的非常优秀的咏镜词

铭文，但这种案例极为稀少。 常见的宋镜大多没有铭文，后世也没多少改善。 在案头镜

铭中，思想性、艺术性和多样性都得到了极大提高；但为了在形式上凸显箴铭的文体特

征，会刻意回避五言、七言的常用诗歌体裁，而采用三言、四言、杂言以及骈散结合的句

式；不注重格律，韵脚有时甚至不避重字，或者故意用一些发语词、感叹词、附加词以增强

口语性。 这些作品思想性有余，抒情性不足，与诗词并无太多交叠之处。
镜是诗词的常见意象。 尽管诗人们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将镜铭作为这个意象的一部分

加以运用，但他们所关注的多为镜面的照鉴功能和镜背的精美纹饰，镜铭出现的概率极

低。 不过，随着人们对铜镜实物鉴藏、研究兴趣的增加，镜铭渐渐从泛化的镜意象中脱离

出来，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意象属性；并且越到晚期，对它的使用越发具有个性色彩。 如唐

代张籍《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其二写自己栽竹、养鹅、学书、酿酒的闲居生活，其中提

到“古镜铭文浅，神方谜语多”②，古镜与神方（神仙药方）相对，与作者学道有关，古镜在

这里应该是一种道器。 “铭文浅” ，言岁久其纹理生锈变浅，用来加强“古”字含义。 唐代

郎大家宋氏《杂曲歌辞·长相思》 写思妇想念远人，提到“台上镜文销，袖中书字灭”③。
“镜文”当指镜背花纹，非特指铭文，言“销” 也是意味着日久年深。 宋代司马光《初见白

发慨然感怀》写见镜中白发而自伤功业无成，但他不愿意拔掉白发，希望“留为鉴中铭，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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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思乾乾”①。 此处“鉴铭”乃是比喻箴铭，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镜铭。 宋末元初的汪元量

《湘夫人祠》写在古渡口游逛湘夫人庙，除娥皇、女英二女塑像外，还看到“玉台有镜蝌铭

古，锦瑟无弦雁柱空”②。 此处借镜铭字体来点明镜之古老，进一步暗示祠堂的古老。 元

代揭傒斯《何郎失镜词》 以“古文宛转何人造”③言其古。 明代冯道常《示郑真》 写好友

“醉后更能敦宿好，镜铭落纸扫云烟”④。 此铭当为案头箴铭，是郑真临时写就赠送给诗

人的，诗中表现了他如同醉后张旭一般的书法功力。
清代李锴《三器歌》其三《十二辰鉴》 、全祖望《艇子冶春词》其三、洪亮吉《初五日，近

山堂消寒一集，分体咏秦官人镜》与其父的同题之作皆承袭前代，以镜铭及其字体彰显历

史的悠久，与其具体内容不相关涉。 而朱彝尊《君平遗镜歌为家上舍赋》则以大量篇幅书

写一枚汉镜的镜铭，表现出一名金石学家的嗜古精神。 诗曰：“古铜一片汉所治，冷光溶

漾符月仪。 其背有文缭绕之，由中及外皆铭诗。 文或中断字横施，读之百过犹嗫唲。 聱

牙龃齿摧髯而，良久始获通其辞。 乃是君平之所持，惜乎未睹书年支……暇日长定肩相

随，识此奇字当解颐……主人劝饮墨玉卮，相与考古恣遨嬉。 古来金石各有宜，其人已往

文在兹。 金尤易铄质易亏，昔贤嗜好情不移。 钱志小大印官私，家有款识宋传贻。 七钟

九卣廿鼎彝，镫槃刀尺别等差。 何哉镜铭独见遗，啸堂旧篆曾取斯……思拓茧纸研隃糜，
亟令巧匠为装池。”⑤对镜铭在镜背的分布、文辞与字体的古奥、收藏与鉴赏者的把玩和考

证等情况都有较为详细的铺陈。 尽管诗人并没有直接解释镜铭的具体内容，却通过想象

严君平携此镜在成都算卦的情形，间接告诉读者其中所表达的求仙和占卜信息，增强了

镜铭及镜的神秘感。
查慎行《金陵杂咏二十首》其八写明末名妓柳如是所藏一枚唐镜，曰“宗伯奁清世不

知，菱花初照月临池。 点妆巾帽俱新样，不用喧传镜背诗”⑥，借助铭文内容嘲笑身为一代

宗伯的钱谦益与妓女的风流往事。 袁枚在《随园诗话》 中指出此镜背铭文为“照日菱花

出，临池满月生。 官看巾帽整，妾映点妆成”⑦，诗人巧妙点化，暗示了钱柳二人违背伦理

道德的合欢之意。 清末孙希孟咏此镜曰“郎不全忠妾全节，千金敢惜堕楼身。 此镜由来

世希有，铭词还出唐人手。 散乱菱花满月亏，悲欢人事君知否？ 过眼烟云不可收，空留金

鉴照千秋”⑧，通过钱柳二人的遭际与不变的镜铭、已亏的镜形感叹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吴锡麒《玉京谣》写吴兴道中所睹江南水乡船居女子，有句曰：“青山约略呈眉妩。 倚

篷窗、怕更吟旧句。 妆镜铭成，晶奁空剩愁贮。”⑨此中“妆镜铭” 绝非箴铭，也非铸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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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仿照相思题材的汉唐铜镜铸铭进行的个人创作。 女子将之写在镜背，连同妆镜一起放

进镜匣中，使得匣中贮满愁思。 可见，清人在镜铭的文体意识中，已经融合了箴铭与铸铭

两种体裁的特点，以使之具有咏物诗托物言志和抒情的倾向。

铭的本意是刻，铭文就是刻写在钟鼎、石碑或其他器物上的文字，其内容有一定之

规。 《康熙字典》引用各类典籍曰：“ 《说文》 ：‘记诵也。’ 《集韵》 ：‘志也。’ 《释名》 ：‘铭，
名也，记名其功也。’ 又‘述其功美，使可称名也。’ 《礼·祭统》 ：‘夫鼎有铭。 铭者，自名

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 《注》 ：‘铭，谓书之刻之，以识事者也。’
《礼·大学》 ：‘汤之盘铭曰。’ 《注》 ：‘铭，铭其器以自警之词也。’ ”①可见，铭的内容有两

种：一是称扬祖先德行功业以使之流传后世，一是自我警诫。 前者重在称颂、祝福，后者

重在告诫、劝导。 前者大体是铸刻镜铭，尤其是汉镜铭的主要内容，后者是案头镜铭的主

要内容。 而据传是周武王所作的包括镜铭在内的各种器物铭已经是一种箴诫文体了，这

说明箴与铭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融合的一面。 由于铜镜具有一定的商品性质，称颂文体

中的吉祥语言能吸引人们购买；再加上对镜本身的赞颂，从而使得这种颂体有了对产品

的宣传功能。 铜镜箴铭的早期形态并没有消失，而只是脱离了器物实体，以格言警句的

形式在典籍和口头流传，在唐代之后受到诗赋的影响成为一种逐渐流行的韵文，并开始

和诗词合流。 宋代之后，受禁铜政策和铜镜产销量剧增、价格下降的影响，铸镜材料的配

方发生了变化，不仅质量大不如前，艺术性也变得可有可无，古镜的收藏鉴赏价值就不断

凸显出来。 清代金石学、考古学兴盛，学者们愈发钟情于汉唐古镜，对铸刻镜铭的收集、
研究、仿写，以及对镜铭意象的使用随之增多。 受其影响，案头镜铭的写作也在某种程度

上有意模仿祝颂铸铭，不再是清一色的箴铭。 至此，镜铭创作愈发多样化和文学化，尽管

这种变化有限，但也不应受到忽略。

【责任编辑：赵小华；责任校对：赵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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